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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这座城市，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我想先表达一下我的感受——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来到这

座我最喜爱的城市。

看到这么多人在场，我深受鼓舞，这对我个人来说多少有点压力。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高兴。不过

，显然我还不太确定你们到底期待什么。

显然，你们知道我们此次聚会的目的与佛法有关。但这本身已经让我深受鼓舞了。因为佛法确实浩瀚

无垠，令人惊叹，而这样的聚会如今仍然存在、仍然可能发生，实属难得。宗教修行的兴衰起伏本就

变幻莫测。

当然，佛法——这是我所信奉的教义——对你们大多数人而言相当陌生。在欧洲这里，传统的宗教教

义网络已经显著式微。以印度为例，佛教教义在那里几乎已经消失，我所走的这条修行之路几乎断绝

了。传统佛教的主要形式在日本、韩国等佛教国家的传统教育中依然存在，但那也并不是最理想的状

态。当然，这些都只是非常笼统的说法。

这样的评论或许有些奇特，毕竟真正的教义是完整的，它就在那里。至于是哪种类型的教义，我们无

法一概而论。

我这一生中，大约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这些教义对西方人来说已经变得相对容易接触了。事实

上，从那些年起，我遇到了不少弟子，他们至今仍在坚持，而我居然还在这里见到了你们，这令我格

外感慨。

你们许多人最初是出于对佛法的好奇而走近它，就像对珠穆朗玛峰的那种好奇心一样。你们当然经历

了许多艰辛，可能也亲历过越战带来的苦难。然而，你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是真正在寻找一些不同的东

西，想要读到或听到一些与众不同的内容。

欧洲人似乎一直对新事物充满好奇，根据我读到的资料，你们对学习和探索事物向来兴趣盎然。不过

，这一点你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

因此，在过去五十年里，这些教义在西方经历了许多起伏变化。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佛教是一种潮流吗？即便现在如此，它为什么会流行起来？这是一个非常

有趣的问题。

人们来修习佛法，缘由各异。有些人是因为经历了某些感官或意识上的体验，包括精神探索以及使用

致幻物质等。这些体验使他们开始感知到，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并非无足轻重，而那些看似最重要的事



情，也未必就是真正最重要的。小事可以是大事。于是，你想要超越那些最微小与最巨大之间的界限

，超越好与坏、诸如此类的一切对立。

今天，也有人对佛陀感兴趣，是因为正念，是因为压力与抑郁。正是从这种最初的好奇心出发，人们

开始想要摆脱那些束缚，超越对细微事物或巨大事物的执着，去探究事物的究竟实相。

无论你出于何种缘由走近佛法，这些都是好的。我因此感到鼓舞，因为这表明你们对世界的悖论与现

象仍然保持着兴趣与探究之心。这一点对我们每个人、对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若是没有这份觉察，

我们便会变得过于务实、过于精于计算，从而失去生活中美好而丰盈的那一面。

讲到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印度去年购买了大约十架——或者说大约二十架——战斗机。飞机抵达

那天，我看到十位修行者正在进行火祭仪式，他们站在那里，往战机上泼洒甘露水，将所有这些祭祀

物品遍撒其上，为飞机加持祝福。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份需求依然真实而巨大。

所以，当人们请我来讲授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已经从无数导师那里听到了许多宝贵的教导，他们给你

们讲了几个小时的课。我觉得那样的方式帮助未必很大。所以我请组织者收集一些你们真正想问的问

题与疑惑，让我来回应。我询问了，但不知为何，有些问题似乎难以启齿，不敢问出口。不过，其中

也有一些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被提出来了。

我先通览了整个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联系"的——我们应当如何将佛教与社交媒体、气候

变化、环境污染、战争、世界的未来等议题联系起来？佛教徒应当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对此感到强烈的共鸣。很多时候，佛教徒真的完全不擅长与时代对话。

我观察到，宗教——包括真正的佛教或其追随者——在许多时候显得脱离实际，与我们所处时代的议

题格格不入。这可能是佛教在某些地方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除中国以外，佛教在许多地方正在急剧

式微。

关于这一点，我想以《卡塔拉经》为例——也可以参阅《扎卡马拉经》。这是所有教义中理论上最常

被讨论的经典之一，同时也是最难解读的。它极为简洁，包装风格古朴典雅，却难以诠释，令人深深

着迷。

比如说，在佛教儿童教育这个问题上，历来没有太多系统性的规划。孩子们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

，佛教从未系统地教导过这些。问题在于，这需要事先有所规划——先有眼光，然后有一点机缘，等

等。当然，寺院里有许多僧侣和尼姑，但他们所学的知识主要通过阅读、书写、背诵经文以及修习仪

式来传承，也并没有遵循任何特定的顺序。

或许原因就在于，佛教——以及某些其他宗教——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政治议程或世俗议程。而某些

其他宗教，例如犹太教，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参与政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那种传教式的

思维——主动传播、拓展影响——并不属于佛教的传统气质。当然，佛教徒也有自己的愿望与抱负，



希望让孩子皈依，诸如此类。然而，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拓展视野、扩大范围的规划。

佛法教导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所基于的核心理念是，并非真实永久存在的事物——没有什么是

永恒的，死亡无处不在、随时可能发生，任何事物都无法带来百分之百的满足。

所以，或许我应该先为"联系"这个词下个定义，以便你们理解所谓的"参与"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历史上，佛教社会确实曾经有过与世界深度联系的时刻。其中一件最重大的事件，是一位博士领导

了一场争取平等的运动——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他出身于印度社会中被视为不可触碰的阶层，却为

消除印度社会的阶层不平等而奋斗。当时发生了一场非常重大的变革，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从印度教

改宗，皈依了佛教。这件事意义非凡。

如果你问我这究竟是好是坏，当然还值得商榷。不过，我是佛教徒，所以佛教徒越多当然越好，对吧

？

但你也需要了解，佛法与寻求真理密不可分，它始终在探寻真相。

当你皈依三宝——皈依是基本的首要原则——当你说你皈依法，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向事实如其所

是地鞠躬、臣服。

例如，我们都需要承认其中一个事实：水是湿的。水从未停止湿润，它不可能不湿。所以，你应该想

洗就洗——洗手、洗脸、洗头发，随你所欲。

就好像你不会跑到水边却质疑水是否真的湿润一样——这从来都不是疑问。我完全接受无常这一事实

。

当你说你皈依佛法，意味着皈依某种修行方法，接受苦难、无常和无我的真相。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

的，我对此完全接受。

一旦你真正认识到这些真相，它将立即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你如何建造房子，如何购物，如何与人

沟通，甚至如何向人道晚安。因为谁知道呢？道别之后，也许从此再也见不到了。这就是皈依佛教应

有的心态。如果你仔细思考无常、无我这些词，认识到这些真理，将帮助你与佛法真正建立连接。

---

那么，一个人成为佛教徒的原因是什么？有些人皈依佛教，是因为他们对某种既有的系统感到不满，

寻求的动机是揭示真相。

---

这里的问题是：佛教徒应该参与社会活动吗？

我记得在伦敦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人向一位老师请教——这个人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创建诊所。当有



人就此事向他请教时，他说：没有必要，他应当全身心投入闭关修行。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听起来非常自私，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你看，你躲进山洞只顾修行，

而这个人还在生病——这难道不是自私吗？然而，我听到的解释是：正因为他是一位极为虔诚的修行

者，如果他投身于医院建设这类世俗事务，优越感最终会转化为怨恨、愤怒、嫉妒等烦恼，反而无法

真正履行自己的本分了。

---

当然也有其他观点。古代藏传佛教涌现出许多伟大的修行者，就像唐东杰布一样，他为人们建造桥梁

。而中国大乘佛教传统在这方面影响极为深远，深入介入世俗世界。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究竟应该

怎么做？

---

作为一名佛教老师，在佛教社会中扮演这个角色，我当然需要考虑佛教的存续。我认为，以古老的方

式传授和修持佛法，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支持那些正在遭受苦难、需要帮助的人，与正念修习

建立连接——这些都是佛教徒应当追求的事，与东方古老智慧一脉相承。

---

佛教徒会思考很多关于死亡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本身并不是坏事。我知道柏林有一家医

院，名字叫"苏卡瓦蒂"，这是一个佛教名字，意为极乐净土。这真的非常好，意义深远，富有象征意

义。你们这些与这家医院相关的人，做得非常好。

---

但我想说，有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值得关注。所有古代智慧，包括佛教教义，都有可能因此失传，所以

我们真的需要非常小心。

多年来，有太多流于形式的东西——宏大的标志、盛大的仪式，诸如此类，这些都让我们沉浸在某种

幻觉之中。

---

我认为佛教徒也应当对政治问题保持谨慎。因为归根结底，你正在喝的这杯水，也与地缘政治问题息

息相关。当然，我也认为佛教徒应该积极参与保护世界环境。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佛教整

体上，尤其是密宗佛教，将能够对社会做出非常有益的贡献。

---

当我来到美国和南美洲时，我认为父母应该教导孩子看树，而不仅仅是看人。那棵树，就像是其他树



木的父亲和母亲一样。随着你长大，当你走进树林、走进山脉，你可以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父母。这一

点极其重要。在密宗传统中，我们所认可的远不止于此——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物种和存在，

远比你所知道的多得多，与这个世界建立深刻的连接是完全可能的。

---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问题是关于如何"包装"藏传佛教，才能成功地让欧洲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接受，而又不失去其本质？

如何区分密宗佛教的文化元素与其根本要义，让欧洲年轻一代能够学习密宗佛教的基本原则，而不陷

入文化因素的泥沼？

---

关于这件事，我有很多感想，但我其实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知道答案。这些问题是好是坏？我认为我

们应该继续讨论，但这确实令人不舒服。

世间存在苦难、无常、无我、空性这些佛法真理。但同时也存在文化载体——媒体、象征符号与语言

。欧洲人在这方面的讨论已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我有一个法国朋友，叫罗兰·B.，他谈到了象征意义

，让我困惑至极，几乎不知所措。还有一个朋友叫克里斯蒂安·斯坦因，他谈到了语言。他们讨论的这

些问题，我深有同感。这些话题确实很难开口，即便面对在座的各位，我也感到非常困难。

---

这里有藏族人吗？假设我告诉他们，释迦牟尼佛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至于他是不是"雅利安人"，

有没有蓝色的眼睛，这本身没什么问题，我完全可以这样说。你们知道"雅利安"这个概念吧？有些人

甚至说，那些金发碧眼的人，古代也许就是从欧洲迁徙到亚洲来的。当然，这些问题很复杂，我总是

对那些……

---

这里既有藏族人，也有西方人。藏族人每天在祭坛上供奉七碗水——第一碗是饮用水，第二碗是洗脚

水。而古代藏族人甚至根本不洗澡，那么洗脚水又从何说起呢？但他们仍然保留了这些供奉习俗。

再看看藏族人所画的莲花。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莲花，究竟来自哪里——因为在西藏高原，自

然条件下根本长不出莲花。也许现在可以，但古代显然不可能。他们却仍然画莲花，而且很多藏族人

的名字里都带有"巴"（Padma，莲花）字。你看……

这看起来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吗？

德国还有杜塞尔多夫。那是25年前的事了，我参观的时候也亲眼见到了——那里有一个藏语中心。我

委托他们绘制一尊玛哈嘎拉雕像，我说："你准备好的时候告诉我，我就来。"等我到达的时候，他们



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奥本·坎恩这个人非常没有耐心，我总是很想问："

哦，发生了什么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表面上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我心里也总是在追问同样的问

题。

人们会说，红茶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所说的"供品"，是一种用红茶制成的饮料。至于向护法献祭——

在玛哈嘎拉的供奉中，这是一道并不常见的仪轨，很多人觉得它不完整。而从密乘佛教的观点来看，

这恰恰是对最基本层面的一种降格处理。是的，这是玛哈嘎拉的视角。正因为如此，玛哈嘎拉自然有

自己的偏好。既然他有偏好，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他不喜欢黑咖啡，是因为在德国买不到？

我把这些事与你们分享，是为了给你们建立一个基础和背景。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我有生之年，我会非常悲伤地看到——欧洲的佛教基础，以及如何与西方人的生活真正接轨——这

一点，我真的尽力了。然而，我认为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人，是邱阳创巴仁波切。这不仅仅关乎符

号，而是关乎一切——他使用了哪些词语和表达方式。比如，他会用"菩萨"、"金刚萨埵"这样的词，

谈到激烈的情境时，他会用"战斗"这样的词，因为这些词在西方文化中有很强的亲切感和共鸣。

我到达香港一位佛教徒家中时，他们甚至送了我一整套书——将邱阳创巴仁波切的著作从英文翻译成

中文的版本。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正是因为善用了诸如"法身"

、"报身"、"化身"这样的词语，以及在谈及具体修行时运用了精准的术语。此外还有仪轨方面——比

如灌顶仪式，使用那些宝瓶等法器，这两位先生也在用纸质灌顶的方式传承，令人赞叹。

我们需要的，是携手同行的愿心。我真诚地相信，像你们这样的人，基础已经在那里了，地基已然存

在。比如，有些地方菩萨显现了，龙树菩萨，也就是文殊菩萨的化现，正如龙树在《经集》中所说，

文殊菩萨说："不矮、不高、不胖、不瘦、不白、不黑、不长、不短……"如此反复否定，这第二部分

真的非常精彩——先说"他是白的"，再说"他是红的"，再说"他是蓝的"，然后说"他就是一切"。第一句

话否定，然后再次否定，最终说"他就是一切"。但真正理解这类事情，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最近，我为一尊文殊菩萨雕像举行开光仪式。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文殊菩萨穿牛仔裤。画作送来的时

候，里面的文殊菩萨和萨拉斯瓦提仍然是传统装束。我把两尊雕像放在那里搁了整整一天，结果僧人

和艺术大师又给他们穿上了裤子。当然，当我收到雕像时，手印和姿势倒是保留下来了。你们知道，

这就是象征的力量。他们做事一丝不苟。

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佛教徒，信奉佛教已经二十多年了。如果我问你：假设我是你的上师，从今天起

，你就是修行顶峰的金刚弟子——如果你戴了很多耳环、戒指，然后要求你换上那些所谓的"修行服装

"，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比如乳胶服装……（笑声）

举个例子，你们是佛教徒，已经二十年了，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它落在人

身上是什么样子——你们有很多东西：纹身、耳环、鼻环，还穿着牛仔服。纯粹从表象来看，这并不

是问题所在，这并没有错。



我发现，我每天离开酒店的时候，都会看到有人穿着牛仔裤进进出出，看起来很热。我自己也感觉热

。不过，我倒是有一次相当奇妙的互动——我遇到一个穿着超长裤脚牛仔裤的男人，我被他困在电梯

里，真的不得不帮他一把。我是认真的，这是真事，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这个。

如今在欧洲和西方，有很多所谓的热点趋势，比如正念和觉察。这与大乘佛教有关，与禅也有关，但

那完全是另一回事。然而，对于金刚乘佛教传统来说，它包含了许多仪式和礼节。当然，你会在家里

感到有些望而却步。仪式和礼仪……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人是某些过去瑜伽士的转世，我对这些人非

常同情。

修习正念、简单冥想技巧，情况有点像这样——比如说，我是一个人，我的工作是推广佛教。我采取

了一些行动，把内观、把"维帕沙那"这个词带了出来，你们说："哦，那太好了。"我也不知道，因为

这是事实——它确实对你有帮助，它实际上关乎深度冥想、放松和呼吸等等。

但如果我是从事佛教推广的人，有很多关键点需要把握。在这里修行，你们喜欢内观禅修，觉得舒适

。我认为，对于你们西方人来说，我只需要让你们意识到一点：手势，实际上是当你修习这些手势时

……这就是内观禅修——坐下来，数念珠上的珠子，这与维帕沙那、与奢摩他是一样的。奢摩他是什

么意思？奢摩他只是帮你排除干扰、专注于一件事，就像关注自己的呼吸。念珠的作用就是这个——

帮你放下随机涌现的念头，专注于一件事。念珠与奢摩他的作用类似，它保护我们不被各种纷乱的念

头淹没，因为我们的嘴也有事可做。

比如，我戴的这个手镯，这是米拉日巴的手镯。有时当我触摸它的时候，嘿，我感觉自己就像米拉日

巴一样。当然，有时候有这种感觉，但并非总是如此。他有一首非常美的歌，他说："当我生病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来问'你好吗'；当我死去的时候，如果没有人为我哭泣……"然后在这种孤独中死去——

就像在山洞里独自冥想的瑜伽士那样。这是什么？这就是已经完成的修行，当你如此忆念这些事，它

会感动你，让你更接近真相。有时候，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片刻，胜过几个小时地搜集资料。

比如，我有一枚米拉日巴的戒指，有时我触摸它，就开始想起他的某首歌，那首歌非常优美——当我

生病、没人问候，当我死去、没人悲泣，一切如是，仅此而已。这才是内观禅修最本质的东西，任何

让我看清真相的事物，都是内观。它甚至比"内观"这个词本身更像内观——而不是那种让你坐得僵硬

、憋着气、死盯着呼吸、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的做法。

这颗绿色……这颗蓝色宝石是别人赠予的，它属于约噶尔先生。我不确定这是否属实，因为我们没有

做DNA检测。但他举止非常端庄，两者都很好。如果你想让我找一个最完美的范例，那就是他。如果

你想找一个真正逃离这一切的人，他就是那个答案——凭着普通人的常识。

那么，维帕沙那是什么？内观是一种摆脱根深蒂固习气和惯性的理念。通常来说，这些是普遍的趋势

。西方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处境，所以他想稍微找到一条出路。藏狮……或许你们很多人都有……我知

道，总是有人怀疑某些西方上师在向学生传授佛教义理还是西藏文化。



因为对藏族人来说，在一生中获得觉悟，是非常真实、非常切近的事情。然而，对于那些并非在这种

文化土壤中长大的人，你很难变成那样的人。是否有可能在这一世，通过某种因缘具足而实现？你也

许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我们都对这些事情有所抗拒。

你还记得吗？我还有一个新故事，而且这也许正是你需要听的东西。藏族文化已经被渗透进来，就像

硬塞进喉咙一样。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当然，它并不完美，事实正是如此。这就是你需要注意的地方

——文化层面尤为如此。西方文化，因为这就是文化的本质，你的化学反应，很多人都是如此。我们

藏人根本不了解这些。这非常难，真的非常非常难。

我举个例子。对中国佛教徒来说，这一点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人类的智识主要由三大支柱构成：佛

教、儒家和道家。而且，与中国人交谈时，他们会运用这种综合的常识。我们会说："哦，这位是个好

佛教徒。"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意思是这个人的行为方式令人感激。因为当我们谈论儒家思想时，它

涉及人伦关系，以及行为的层级与规范等等。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一种局面。

当你说他是一位优秀的佛教徒时，他确实是。他们所说的，是指一个人能够思考生命的无常，关注生

活中应当关注的层面。因为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意味着——当我们谈论一位文人学者的德行时，

他所具备的，是对苦、无常、无我的洞见，仅此而已，这就是佛教的脊梁。

我对西方也不是非常了解。但如果你拥有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某些部分可能源自某种

宗教，而你从未真正属于那里，来到这片土地不过短短几代人而已，并且这些文化中又有许多宗教跨

越数个世纪传入其中——那么，你对这套系统其实完全陌生，却不知怎么的，它被硬塞进了你的喉咙

。

所以，即使你在使用"好"这个词，即使是善意地使用，你仍然需要非常小心。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好

"这个词是很复杂的——它既像好，又像坏，又像好。对一个印度人来说，当你慢慢地、仔细地对他说

某件事很好，他们会说："哦，好"，或者"哦，不"。它有缺点，也有优点——这些都是"好"的不同类

型。

你们需要知道的是：你们需要拥有一种非二元论的视角。而且我认为，出于某种原因，你们的文化背

景造就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化学反应——善与恶之间深刻的平衡。于是，伦理道德也介入其中，变得极

其强势。这，是我想传递给你们这些西方佛教徒的信息。

如果智慧、慈悲与道德同乘一辆巴士，那么驾驶位上坐的应该是智慧。在许多情况下都要格外小心。

比如许多活动人士，比如加州那边的人，他们那里慈悲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是非常危险的。即便是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也不应该坐在驾驶座上，那非常危险。慈悲应该与智慧同行，道德应该退居其次

，坐进卡车的后车厢——我应该这么说。还没"打包"好吗？我们用"打包"这个词。

因为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感到不舒服。


